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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中国近几年掀起一股“国学热”，有

关国学的一些书籍也变得很畅销，您如何看待这

种现象？

彭林：我是一位虔诚的国学推动者，但我对

目前的“国学热”很伤感，热是热，但感觉是虚

热，就像感冒发烧，属于不正常的热。现在社会

上有很多商业性质的国学班，这样的培训班打着

复兴国学的旗号，把国学当作赢利的工具，一位

学员要收两三万元学费。我很厌恶这样的班，它

的理念和体系都是有问题的。

大学教育的目标是为社会培养“人格健全

的科学人才”，可是不少大学把“人格健全”做

成虚的，而把精力集中在“科学人才”上，怎能

不出问题！以前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知，最清

高，不会犯低级错误，如今连大学校长、教授、

博导都剽窃、造假，这些人都是我们的大学培养

出来的，他们的问题，折射出大学人格教育的严

重缺失。目前在校大学生的人格问题同样堪忧。

如果不痛下决心，彻底清理这块土壤，学术败类

还会一茬又一茬地冒出来。

我一直在大学的第一线工作。我们这一代

人是位卑未敢忘忧国，还懂得教师第一位的任务

是“传道”，然后才是“授业、解惑”。人文学

科的终极目标是塑造民族精神，推动社会进步。

我一直试图为提高大学生的人格走出一条路来，

从课程设计到各个教学环节的安排，我都围绕着

这个主题展开，已经积累了不少心得。我现在做

的事情，正是我们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

我的声音非常微弱，只能影响教室里的几百人。

我们与政府主管部门之间缺乏沟通的渠道，我希

望有关部门的领导，能够到我们的教室里来听听

课，一起来讨论和研究，看看能否切实推动这些

问题的解决。

记者：那对于国人的教育应该采取一个怎样

的方式才能改变这种不正常的“热”？

彭林：首先需要解决对国学的认识问题。“文

革”十年对传统文化的抨击，是以举国之力展开

的，无论是谁，都被卷入到了这个政治漩涡中，都

或多或少地受到它的负面影响。“文革”过去四十

多年了，但是“文革”期间盛行的种种谬论，至今

没有很好地清算。有些人甚至把它们当作政治遗产

继承下来，至今还在“与传统作彻底的决裂”！认

识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就理不清。此外，最好、

最快的办法是让国学进入主流教学的体制内。如今

主流的教学体系对国学采取排斥、限制的态度，所

以它只能在“体外循环”，这是很不正常的。让学

生系统学习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是天经地义的，

在任何国家都是如此。

在应试教育的制度下，孩子学不到真东西，

却弄得很辛苦。学校教育的样式应该是多样的、

多元的。让家长有更多的选择，未必不是好事。

一二十年前，赵朴初、楚图南等十多位顶

级学者联名上书，建议成立从小学到大学一条龙

式的国学学校，培养国学研究的专门人才。这是

非常有远见的建议。我们学电脑都知道要从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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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起，培养一个优秀的运动员也知道要从三四岁

的孩子抓起，培养能继承五千年文明的大师，难

道不需要从娃娃抓起吗？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

这样的学校至今办不起来。目前体制内的传统文

化教育太薄弱，我看过新加坡的小学教材，三年

级的课本里就有《韩非子》的选段了，而我们要

到初中一年级才讲“三人行，必有我师也”，这

句话要到初中才看得懂吗？这种状况家长会满意

吗？目前有那么多的企业家、官员去上国学班，

是因为他们在上学期间没有学过这些知识，今后

要是在各级学校都能学到，而且都有正确的理

解，如今的国学班还能火得起来吗？

记者：您觉得怎样提升大众在国学方面的素

养？

彭林：要想提高自己的国学素养，就一定

要主动去读经典，因为经典是民族文化的最高形

态。要想真正了解一个民族，最好的办法就是读

它的经典。要想了解伊斯兰民族，就要读《古兰

经》；要想了解西方文化，就要读《圣经》；

要想了解中国文化，首先要读《四书》。中国

人的价值观、行为方式、修身之道等都融会在

《四书》里。书是要靠自己读的，我有一些企业

界的朋友，热衷于一天到晚听讲座。我给他们讲

《论语》，我说，我的课不过是引路而已，不能

替代你们自己的学习。“文以载道”，经典上阐

述的道理，是要用生命去体悟的，首先要去读，

然后去品味和思索，然后再内化为你生命体的一

部分。可以有意识地去背一些原典，背完《大

学》、《中庸》，你会感到终生受益。许许多多

道理，大家都感觉到了，但却说不出来，而孔

子、孟子用一两句话就把它说得很透彻，而且意

蕴隽永，这就是经典的魅力。

记者：通过读这些原典可以有哪些收获？

彭林：严复说经典教育有两个基本命题：第

一是人格，第二是国性。人格是要解决怎样做人的

问题。西方文化是宗教文化，人的灵魂由上帝管

束。中国文化不是宗教文化，人的灵魂是要自己来

管的，所以特别强调人格的确立，要做一个真正意

义上的人，一个够格的人。经典里谈的大多是做人

的道理和原则，例如孝亲、仁爱、诚信、庄敬、中

和、质朴等，是教你怎么做人。有学生问香港著名

企业家李嘉诚先生：“能否以你的人生经历给我们

些指点？”李嘉诚说：“先学做人，再学做事。”

道理很浅近，但却是真理。中国人的人生路径是：

做人、做君子、成圣成贤，经典可以给你许多的指

导。“国性”，是指自己的国家属性，也就是文

化认同的问题。你成天读柏拉图、苏格拉底，对于

自己母国的经典却一无所知，你认同的不是中华文

化，你就不配说自己是中国人。所以严复说：“无

人格谓之非人，无国性谓之非中国人，故曰经书不

可不读也。”中国人的人格和国性，是两千多年来

在中国文化的熏陶下逐步形成的，经典则是它的理

论形态，你不读经典，怎么知道中国文化是什么，

怎么可能有完善的人格呢？文化认同并不是盲目

的，是在了解甚至熟悉它之后产生的文化自觉，是

一种基于理性的判断和选择。

记者：那么学习经典应采用怎样的方法？

彭林：自古以来，中国人学习经典都讲究

“知行合一”。首先是要求知，这就需要阅读，

亲身接触经典，了解经典的文化精神。不少人对

我说，经典很难懂，读不下去。我说，这是正常

现象，我们离清朝才一二百年，可是我们读清人

的著作就有许多读不懂的地方了。经典是用先秦

的语汇写的，与我们相隔两千多年，谁都不可能

第一遍就全部读懂，因此，最好先读读《说文解

字》，了解先秦语汇的概况，再去读汉唐人写

的注疏，就能看懂了。其次是笃行，就是学以

致用，读经典是为了涵养德性，变化气质，提升

自己的人格，而不是为了耍嘴皮子。“二程”

（	程颢、程颐）批评宋代的读书人：“今人不

会读书，如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

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荀子说，小人

之学是“入乎耳，出乎口”，不往心里去，功夫

做在口耳之间四寸大的地方，他们读经典是为了

向别人炫耀。而君子之学是“入乎耳，着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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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乎四体，形乎动静”，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精神

渴求，完美自己的七尺之躯。《礼记》说：“君

子不以辞尽人。故天下有道，则行有枝叶；天下

无道，则辞有枝叶。”君子不在人前说尽好话，

因为他们明白，如果天下有道，则每个人行为端

正，犹如枝叶茂盛的大树；如果天下无道，则每

个人光说不做，言辞之漂亮，也像枝叶茂盛的大

树。我们应该做到行有枝叶，不要辞有枝叶，清

华人的校风“行胜于言”，正是这个意思。“知

行合一”，就是要把经典中阐发的美德在日常生

活践行，“知”了不“行”，等于不知。知行合

一才是真知。

记者：您怎样看待中西文化的交往？

彭林：中国文化自古就是在吸收外来文化的

过程中壮大起来的，但是，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

首先要有本位文化，这是内核。我们区分此民族与

彼民族的依据，就是看他们的文化。到云南，我们

可以轻而易举地分辨出傣、苗、彝等等的民族来，

怎么知道的？他们的服饰、饮食方式、节庆都不同

啊。文化是回答“你是谁”的问题，民族文化没有

了，民族内部就失去了彼此认同的核心，必然成为

一盘散沙，甚至走向消亡。历史上的契丹民族，尽

管后裔还在，但是文化已经消失了。20世纪50年代

审定全国有多少个民族，有人说他们是契丹族，但

契丹文化是什么，他们一点也说不出来了。本位文化

消失，民族随之消失。中华民族要想自立于世界民族

之林，一定要有自己的文化，然后才有资格与其他文

明对话。不能自己的轨都没有了还口口声声说要跟国

际接轨，那是接到人家的轨上去了。近百年来，我们

要么全盘西化，要么全盘苏化，自己的文化始终挺立

不起来。所以，第一步我们要回归到自己的本位文化

上，好好总结和发展，树立民族自尊和文化自信，这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一步。

记者：您怎样看待我国近两年来一直在推行

的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

彭林：如今的世界，信息交流非常频繁，这

种交流往往是不对称的，强国利用信息优势影响弱

国，左右他们的发展路径和方向，使他们成为自己

政治和经济的附庸，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如今中

国每天输入的信息与输出的信息相当悬殊，出现了

严重的“逆差”，这一现象亟待扭转。但是，现在

的问题是我们拿什么走出去？如今市面上流行的中

国文化是茶文化、酒文化、乞丐文化、青楼文化，

拿这些东西走出去？举国上下，都在过圣诞节、愚

人节、情人节、复活节，都在拿别人的文化冒充自

己的文化了。西方人认为，他们的文化具有普世价

值，因而应该主导全世界。其实，孔子以“大同世

界”为理想社会、提倡仁爱，主张“己所不欲，勿

施于人”等等，同样具有普世价值，我们应该理直

气壮地把它们推向世界。如果我们不能取得道德上

的制高点，我们就永远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

就只能是二三流的国家。	

记者：有人说现在社会中的人处在一个信仰

缺失的状态，并提出要构筑一个“国家哲学”，

寻求一个全社会公认的价值观。您觉得这种“国

家哲学”应包括哪些内容？

彭林：我不主张叫国家哲学，“哲学”这个

词不是我们中国固有的。我在之前的文章提到，

应有一个关于中国本位文化的“国家表述”。什

么是中国文化？现在是各说各的，五花八门。中

国文化是什么，应该有一种国家表述，无论问到

哪个中国人，大家都会有一个共同的表述。这是

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基础。这个共同表述不是强

迫的，而是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提炼出来的。我

们到欧洲去，问到文艺复兴，每一个西方人都能

给你一个比较一致的表述，而我们没有，说明我

们对中国文化的认同还没有形成。西方人把宗教

当信仰，而中国人把文化当信仰，因而文化的建

设、理解、表述、传播，对于我们尤其重要。

记者：那对于这方面您有什么建议？

彭林：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都在思考“文

化战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由于有正确的经

济战略、政治战略、外交战略、军事战略，取得

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文化上尚未形成战略体

系，现在是把它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了。文化战

略，一方面是对外的，中华民族以一个怎样的形

象来面对世界，如何运用文化来作战略的或者战

术的攻防；另一方面是对内的，如何运用文化来

提升全民族的素质，以便适应新世纪的各种挑

战。文化最根本的功用，就是用文教来“化”

民，中国人一直在做的大文章就是化民成俗，这

里面的空间很大，足以让我们发挥。如果我们不

把文化放在这样的高度来看待，中国文化就很难

被社会认识，遑论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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